
规训理论下看《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言语和身体

摘 要 用规训理论重看中国早期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重新书写着文革记忆，

试图突破传统叙事，以破除时代下言语叙述与建构的身体，释放自我隐蔽叙述之

下的真实欲望，完成与过去自我的和解与确认。它以混乱和怀疑的态度重构个体

青春记忆，以迷乱和激情的影像重新书写个体身体的姿态。将身体还原于其本身，

将宏大时代叙述为个体真实，与此间打破时代的规训，呈现身体载体之下的野性

与生机，以影像还原了创作者情感的真实也呈现与流露着观者的心理姿态与真实

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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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环境被作为社会规训的极致体现，成为时代的隐痛。文革时期在文艺创

作上的停滞不前是社会意识形态与个体实际需求极度不一致的结果。样板戏便是

这种政治意识形态下产生的样式，它反应的是时代下的形势，而如今看起来却极

为吊诡。文革之后文化随之恢复，环境的开放促使一大批创作者讲述文革记忆。

他们亲历时代，是时代的见证者与受害者，用自己的影像诉说着对于时代的反思，

填补了我们对于文革人性美缺失的记忆，他们跨越阶段，以宏观的，传统的叙事

方式书写时代。谢晋的《芙蓉镇》成为当时中国的缩影；陈凯歌的《霸王别姬》

对传统文化，人的生存状态以及人性进行深度思考；张艺谋的《归来》讲述时代

境遇下人物的情感变迁。他们以影像对时代进行记录，以宏观视角进行叙事，对

时代的批判与反思藏在沉重的话题中。

而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从青春开始，消解了时代的沉重与宏大的历史

性，进而以个人体验入手，用作品表达自我的情感体验，讲述个人如何反抗时代

规训，以及在这样的环境中青年如何生活，如何成长的故事。《阳光灿烂的日子》

重新以新的视角从时代规训下人物身体本身入手，姜文以自我的影像风格与叙事

讲述了关于身体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生命价值，它以关注个体的身体感觉消解了

政治与历史的宏大性，试图通过影像内部的身体姿态和内容的混乱重新记录关于

个人珍贵的记忆。不同于其他导演在讲述文革时期时对宏观历史的把控与人物生

活在压抑时代环境下的表述，在这里，时代的压抑与把控弥漫在背景中，成为一

种背景。讲述一群不受时代约束的“反叛者”的故事，填补一部分人文革的青春



记忆。

这种关于青春与成长的叙事，在电影和其他文学作品中一直与反叛的主题相

关。影像中的青春身体、野性与鲜活的生命力，在时代寒冬下的一方土地肆意的

张扬，在夏季茂盛的生长，以身体的姿态创造着个体青春的记忆，消解着虚假与

万马皆喑的时代，也使得人物一步步迈入成人世界。

一、叙述者与观众经验的双重打破

（一）叙述者：言语的不可靠

电影在叙事者上选择第一人称叙述。中年主人公在电影中显身，讲述关于少

年的故事。这种叙事在其他影片中也经常使用。戏谑与调侃的语调，理智与情感

的反复冲击使得电影叙事的稳定状态被打破，走向对规则和常规的突破。叙事杂

乱无章，以第一人称叙事增强不确定性，是对以往书写文革的传统影片的一种反

叛以及宣战，是时代环境压制下的剑走偏锋。叙述者因为自身身份问题增加了影

片的不确定性。叙事成了人物的喃喃自语，是自我讲述的方式。

巴特勒在《消除性别》中，讲述了关于言语的身体：“讲述是一种身体行为，

它是一种发声过程；喉、肺、嘴唇以及嘴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了。任何被讲述

的东西不仅通过了身体，而且还构成了身体的某种展现……”
①
因此言语成为讲

述身体的方式，成为展现身体的一部分。通过言语马小军在构建自己的青春与记

忆，人物也由此饱满而充满活力。这种言语是饱含感情的诉说，人物的身体形象

也在言说中被建构起来。建构的形象充满传奇色彩，它（身体形象）是事件的叠

加与情感的肆意宣泄。

故事成为了个人言说的神话，叙述者可以按照需求随意更改故事的内容，同

时受到个人回忆情绪的左右。这种不可靠的叙述打破了影片的稳定性结构，使其

整体处于破碎和崩塌的状态。这是对传统叙事的颠覆以及宏大叙事的解构，它讲

述关于个人的，青春的，不稳定的，关于记忆的故事。因此从开始影片关于不可

靠叙述方式的选择以及其整体基调就奠定了影片形式与内容上的不可靠和破坏

性。它试图破坏观众体验，同时叙述者又试图以我的体验拉观众进入梦的状态，

完成观众与我的合二为一，从而对时代包裹下文革环境中并不真实的世界进行破

坏。这是一种以肉体的姿态对时代权力做出裁决的激烈反抗。从日常生活中对时

①
[美]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 [M].郭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76.



代下无孔不入的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进行消解，将之从神坛拉下凡间，讲述人的

故事。

因此第一人称叙述的叙述者才完成了“传奇”故事的讲述，这种不可靠在言

说中被构建与打破，同时也使得形象成为情感的具态化表现。此时的身体是情感

充斥的载体。言语的表述构成了身体，而身体自身的姿态被掩藏。当言语不能被

信任，那么声音成为了“说谎”的工具，混淆着真实。因此影像开始担任呈现身

体的任务，身体成为揭示真实的方式之一。

（二）观众：打破经验的枷锁

“口语是一种身体行为；与此同时，它也是对身体的一种借代。”
②
因此言语

本身就是身体的表达。通过表达使得对方相信，言语成为身体的另一种触碰方式。

人物的开口带来的是毋庸置疑的绝对权威。这对于观众来说，是一种无形的规训，

传统观影中，观众相信影片中以上帝视角存在的隐藏在电影文本之后的叙述者，

观众对电影的信任是绝对的服从，因而观众处于被动状态。

“身体所给予以及接纳的并不是一种触摸，而是一种身体性交换的心理轮廓，

这种心理轮廓将它所代表的身体牵扯进来了。如果没有这个暴露的一刻，这个将

意图之外的东西呈现出来的这一刻，那么也就不会有移情了。”
③
观众移情于人物，

认同与顺从讲述者的讲述。而电影通过言语的混乱与不可靠，打乱观众的移情体

验与信任感，挑战言语的权威性。“我没有这么勇敢”等话语，影像先于语言，

传达出真实的画面，而紧随其后，主人公用自我的言语打破这种幻想。这种似真

似假的声音，也打破着观众的观影体验，同样导演和叙述者对言语的挑战也是另

一种对于时代权威话语的反叛，它表达着属于个人的青春。因为青春的定义在此

是表达自我，展现真实，与揭露虚伪。

在第一人称讲述故事的电影文本中，观众在导演的带领下，逐渐开始从规训

者的身份中脱离出来，这种脱离不是主动的脱离，是产生于文本中人物的言语。

同样是言语，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中，言语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以一

种看不见的方式弥漫于时代之下。这种规训并非采用施加于肉体之上的暴力来完

成，而是通过以文字形式形成的精密无误的条例来传达，通过言语来加深印象施

② [美]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 [M].郭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77.
③ [美]朱迪斯·巴特勒.消解性别. [M].郭劼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77.



加于人的精神之上。
④
如同电影的方形画幅，看来是理所当然的样子，然而从生

理角度讲，人眼更能适应圆形的形状。正是在这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下，方形成了

应该如此，人们对于原本正常的圆形在如今看来却成了特殊。亦如此，这种潜移

默化的规训也发生在如今的观影体验中。观众对于导演的绝对信任，而影片一反

常规的设计，便是要在开始就通过主人公之口打破这种信任，让观众开始思考这

种绝对权威的关系。从被动接受到开始主动思考，这种信任—怀疑的转变，是一

种对规训的思考与破除，以反经验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反叛的表述。观众会明白怀

疑是对待影片的基本态度。对待主人公如此，对待故事讲述的时代更是如此。对

文革时期的绝对正确持有怀疑，对个人价值得否定保持怀疑，是在当下重新回望

历史的基本态度。当言语破碎变得不可信，声音遭到怀疑，成为了不真实的象征

那么剩下来的便是对身体的关注，在身体所附有的多种关系中寻找真实。真实的

语言被放置在无声的身体之上。

二、神圣性和世俗性的身体

（一）身体的神圣性

身体是多重矛盾共存的肢体，肉体之上的各种附加物，使得身体成为身体。

它具有社会性、家庭性和个体性等多种身份，具有其身份带来的多种权力。（身

体、身份与权力）因此身体是矛盾的共同体，神圣性和世俗性共存于一个身体。

在文革期间，撕裂两者共存的身体，使得神圣性占据主导地位，是时代对于人的

规训。神圣性禁锢了欲望的身体，身体自身的自然性被否定，从而带来了身体之

上精神的长久恐惧与压抑。

这种神圣性主导一切，在环境与每个成人身上都刻下痕迹。环境中不允许出

现违背这种神圣的身体与言语。在影片中，成人世界有一张无形的遮羞布，在此

之下隐藏着被认为是肮脏与不堪的自然身体。神圣性身体的绝对权威压倒世俗性

的欲望，被放置在影片之中。隐藏在作为全景敞式监狱存在的社会中的人的一切

原始欲望与冲动，都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在这里有一只无形的眼监视者着一切，

环境之下的人们互相监督，不允许出现一丝一毫违背规则与神圣性的行为。

课堂上板正的老师教导调皮捣蛋的学生，随意行使权利的警察，操持家庭的

母亲，西装革履领导，以及保家卫国正直的军人父亲等。福柯在《规训与惩罚》

④ 参见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中同样指出：“人体是权力的对象和目标。”
⑤
同样，在巴特勒分析身体的历史情

境变化时讲到福柯在《规则与惩罚》中对身体的阐述，指出：“灵魂被视为一种

培养和形构身体的权力手段。”
⑥
因此，权力持有者都具有时代赋予的身份，他们

按照时代的要求行使着自我的权力，将权力使用于鲜活的新生的身体。老师正当

的惩罚管理学生，警察具有判别人民案件的绝对权力，母亲从血缘上管控孩子，

父亲更是精神上控制着孩子。青年在这些人的管控下成长，在他们面前，青年自

我的本能欲望与自然的情感遭到否定，无形的遭受到规训。

课堂上捣乱，家里捣蛋，情窦初开，纯真与懵懂的情感都遭到身份持有者毋

庸置疑的否定，他们只能在不断的规训和自我个性的张扬中寻找着身体的意义。

时代无形的进行着规训，从而使得他们一步步开始走向成人的世界。不断的成长，

消去青春的反叛，开始进行自我的约束和反思。时代身份赋予了他们身体所应当

承担的责任，而时代带来的过度的自我规训与对他人的规训使身体本能的世俗性

受到极度压制，神圣性和世俗性失衡，人开始极力克制身体的原始性，走向极端

的对自我和他人身体的掌控。这些人物都是绝对权威的代表，他们不同的身份表

达着一样的内容，即正派的，无欲望的，理性的象征。同样，他们也是有责任的，

宏大的，时代的象征。他们是规则的顺从者，心中高度渴望秩序化与规则感。因

此，他们割舍掉了世俗的身体，在时代的环境下，作为规则的绝对践行者与权力

的绝对使用者。

（二）身体的世俗性

而导演则力图打破这种神圣性，打破监视与规则，还人本身为人，使得世俗

性重新回归人本身。影像内容付诸形式，电影以影像传达着导演的意图。德勒兹

在运动-影像中情感-影像一章中谈到特写镜头时，“演员出借自己的面孔和自己

身体的物质能力，而导演创造这种借自演员和加工演员的面孔和物质可表现物的

情愫或形式。”
⑦
同样，身体作为导演的可加工物也创造着情感。身体传达反叛，

传达意图，展现一切破除形式之后的真实境况。将肉体归还于其本身，就需要打

破各种传统与禁忌，破除附加在身体之上的关系。

这种打破影片中比比皆是，影像与人物行为以及导演人物的选择无不诉说着

⑤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 年版:154.
⑥ [美]朱迪斯·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M].李钧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10.
⑦ [法]吉尔·德勒兹.《运动-影像》[M].谢强/马月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166-167.



这种反叛。影像上选择大量的金黄色，夏季的燥热与耀眼的阳光一反常规，采用

高饱和度的色彩，打造充满激情与能够肆意宣泄情感的环境。此种环境下身体本

身的热情在张扬。同样，人物的行为上，母亲口中的教养与惩罚马小军时的暴力；

老师上课时的一本正经与避开视线的解决生理需求；西装革履的人物一本正经的

观看电影的场景等等都是对神圣性与规则的消解。而青春本身所代表的勇气，潇

洒和自由，以自我感受与情感为中心的意义就是对规则和权威的无声消解。这些

人物并非没有世俗性可言，割裂的身体中，自然的欲望并没有消失，只是一味被

打压，成为身体的隐痛。这种隐痛也是时代的写照，说谎话的时代下隐藏着无尽

的欲望。在这些践行者与权力使用者身上更多表现为神圣性的胜利，也是规则的

制约压抑是他们的代名词。世俗性不只是存在于他们身上。

世俗性同样存在于这些青年身上。在他们身上表现为真实。青春期的冲动与

懵懂，在没有权威的环境下野蛮生长，身体的自然性被释放。而人物在青春期对

于成年的向往，通过他们故作成熟与对成人的模仿来表现。这种表现也是一种自

然的身体欲求的表达，更加真实强烈的世俗性在这群青年身上体现。刘忆苦雨夜

的吐露；马小军穿父亲的军装；马小军和余北蓓吐烟圈，互相亲吻；余北蓓冲进

男澡堂等。这种世俗性的身体被表现的淋漓尽致，充满青春的荷尔蒙与身体自身

的反叛。

（三）身体的神圣与世俗

导演亦从影片本身对其进行挑战。身体本身是两种状态的结合体，人物在成

长的过程中逐渐平衡两者关系，并非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达到一种共存与健康

的状态。而影片特定的时代背景，使得身体的两种关系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之下，

神圣性以绝对正确的姿态占领整个身体。当世俗性被控制，身体本身便要在无意

识层面进行反抗。电影以一种颠覆性和解构的方式将这种倾斜的，动荡不安的，

不稳定状态蕴藏在电影文本中。马小军作为叙述者，担任主角与导演的双重身份。

他作为讲述者同时具有全知全能的神圣性和作为个人的世俗性，这两者间的矛盾

通过人物的言语和行为表现出来。神圣性在于他拥有讲述故事的绝对权力，是故

事的主人公。这种权力的核心地位，彰显着他的身份。同时，世俗性在于这个叙

述者具有人的七情六欲，无法客观讲述与真实呈现自我的内心。故事作为他的回

忆，在影片中大量穿插，诸如“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晨风的抚摸使我一



阵阵起了鸡皮疙瘩，周身发麻。我还记得有股烧荒草的味道特别好闻，可是大夏

天哪来的荒草呢，但无论怎样，记忆中那年夏天发生的事总是伴随着那么一股烧

荒草的味道。”“我的故事总发生在夏天，因为夏天裸露的更多，也更难掩饰心

中的欲望”这些话语带有记忆的侵蚀，强烈的情感和欲望足以改变故事的真实性。

这种渴望使得马小军成为一个复杂的叙述者，矛盾的结合体。他居于时代规

训之中，又偏离政治中心，位于边缘。时代之中赋予其神圣性，具有讲真话以及

还原时代的真实性；而偏离中心的位置，使得他具有自我的个体记忆，注重个体

体验的世俗性，这种反叛不是主人公主动的对于环境与制度的清晰理解而做出的，

而是身体的另一种特性（世俗性）寻求出口的结果。这种反叛是在缺少绝对权威

的教育者环境之下，从人本身的天性生发出来的，具有野性与生命力。世俗的身

体展现着喜怒哀乐，创造着一个充满阳光的乌托邦，也展现着属于身体不受约束

的自然状态。

三、身体的规训与反叛

（一）身体的姿态：反叛的姿态与被规训的身体

虽然影片讲述青春故事与有关成长的个人体验，它将时代至于身后，而时代

的规训却无时无刻不在通过各种景观呈现。街道是各种人活动的场所；房间是人

的居所。建筑作为人身边的景观起着狱警或者来自他者的监督作用。环境诉说着

权力，规训惩罚着其中的人。身体受制于环境，也在时代的夹缝中寻求生存。即

景观和建筑规训着人，人在夹缝中寻求表达真实的一丝生机。他们幻想存在一片

较少受到侵蚀的净土，来还原身体本身的姿态。

文革时期的政治正确和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这种软性的压迫藏在

影片的各个角落，是在时代之下无形的全景敞视监狱。“监狱的‘不言而喻’的

性质…是由于它采用了‘剥夺自由’的方式。”
⑧
人与人之间的猜疑和互相指认，

创造了无形的监狱，自由的身体被禁锢于其中。作为景观的规训无处不在。建筑

物与景观担任起了教化的功能，影片中无处不在的毛主席像，开篇便以一种宏大

的姿态存在，仰拍且占据画面的绝大部分，从形式上诉说着时代的背景与绝对权

力。夜晚打架的场景中，以国际歌作为背景音乐；卢沟桥的群架，桥的层层叠叠

⑧[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3 年版.260.



诉说着群体的记忆；马小军与伙伴们户外玩耍时表演的《列宁在一九一八》；一

起庆祝生日以及打群架和老莫餐厅言和时场所背景中的海报与画；街道上各式各

样的建筑和墙上的标语；教学楼的隐喻；马小军家中房间里大量的标语，奖章和

勋章不仅是家庭背景的讲述，都成为了潜在的时代规训形式，摄影机大量的仰拍

与客观镜头在一旁的注视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与成长的环境，呈现着毋庸置疑的权

威。这种形式诉说时代的权力，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失语的时代无法表述自

我，因此由年轻人重新以个体记忆书写着时代的另一面。虽然景观只作为背景出

现在影片中，但成为了时代的符号与记忆，抽象的存在于这群年轻人关于成长的

记忆中。这是对身体无声的规训，而在缺少知识与教导的时代，这群青年们又幸

运的远离了监视，他们以相对自由的方式展现着不受约束的身体，以各种各样的

姿态在时代的包裹下进行着身体的反叛。

身体是人物语言的载体，是自我的表达与传递。身体的姿态诉说人物的情感、

表达不曾以语言的方式传递的信息。这种信息是真实自我的表现。是关于自我的

诉说。影片拍摄身体，表现身体，大量的关于身体的语言从影像中流出。因此在

这里身体的姿态便变得格外重要。由影像呈现的身体姿态是对于真实的表现。身

体的生理因素与心理上的渴望成为了展示真实的方式。

这种身体状态也是人物心理的外化，影像通过展现人物的身体来展现青年心

理的变化。刘忆苦健康与强健代表着自身的自信。导演通过大量的中近景镜头展

现其健硕的身体，无声的诉说着刘忆苦对成人世界的向往，渴望独当一面，成为

众人仰望与崇拜的对象；马小军对镜的自我想象，拉康的镜像理论中，镜子是内

心自我的呈现。通过镜子照见人物内心对于成为英雄的渴望，这种自我演绎使得

人物的身体成为了内心自我的化身，与其单薄与瘦小的身体相反，马小军拥有着

对于强悍的雄性的渴望。马小军渴望的战争英雄的身份本身就是对个人情感的压

制，彰显集体与国家，作为规则与纪律的化身显身于影像内部。同样也正是身体，

展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如《沉重的肉身》中，个体灵魂与个体身体之间的

矛盾，生命中的细线在颤动，牵扯着人物。
⑨
心理的渴望使得单薄的身体显得无

力，展现着人物的成长，也诉说着身体的无力与终将步入成年的无奈。这种渴望

在一次次的嫉妒，自傲，自命不凡的青春样态的颤动中消耗殆尽，逐步迈入新的

⑨ 参见刘小枫.《沉重的肉身》[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年版.



时代，迈入没有真实渴望与生机的世界。身体以自身的消耗完成了时代的跨越，

进行着一次性的绽放，也完成了从轻盈潇洒的肉体转向负重与无力的身体。完成

了从世俗到神圣的转变。在此过程中观看和对性的好奇成为了人物成长必不可少

的方式，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人物开始了自身顺应时代的转变。

（二）观看与性：欲望的宣泄与呈现

人物一直处于看的状态，观看成了青春期消磨过剩精力的唯一方法。观看是

主动的，主动寻求接近时代，接近成人世界的途径。因此影片中大量出现这群孩

子们观看。刘忆苦代表的正派的，实力的形象。虽然是脱离于时代之外的青春，

但是依旧有无形的环境话语存在于孩子们的日常之中；马小军处于权力之外无法

言语的困境，试图反抗却又孤立无援，懦弱无力的境况，这些都成了观看的契机。

观看是对幻想诠释与书写，通过观看的行为，进而模仿来充盈自我理想的世

界。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自我是他者的自我。主体的建构是将“自我”打破，

通过对他者的认同与区分来反观自我，获得自身的身份，建构主体。在青春期自

我建构出崇敬的对象，并通过模仿对象的行为建构自我。影片开始马小军对于父

亲的崇敬，渴望和父亲一样成为一名战争英雄。其中来自父权的绝对控制对于人

物来讲是一种隐形的驯服。此时的父权不只是来自父亲的权威同时还有时代的规

训。要求以一致的群体信仰来打破个体生命体验。对父权的背离是构建真实主体

至关重要的一步。马小军穿父亲的军装；是自我对于自我成熟的幻想。将自我至

于他者身上，来获取所谓的成人世界的感觉。马小军是时代的无知者，所有孩子

都是，但因为缺少系统以及不间断的输入，他在过程中更多作为一个青春期孩子

对于权力的憧憬与渴望。他的反叛只体现在个体感觉以及时代的抛弃之上，个体

感觉是对权力的畏惧产生的逆反，是阿 Q式的精神补偿，通过自我的演绎消除内

心的畏惧；时代的抛弃表现在马小军成长过程中父亲的缺席，而同样是这种缺席

成为了消解父权的方式之一。身体重新在缺少权威的环境里，获得了片刻的喘息。

同样存在于银幕之外的观看，身体姿态自然的呈现在观众面前，呈现着观众

同样不愿意面对的事实。这种事实是身体生理与心理上的，通过银幕揭露了人们

真实的内心。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阐述，“梦具有凝缩，移置，象征化和

润饰的作用。”
⑩
在电影中，作为主人公的马小路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情感为了冲破

⑩ 参见[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方厚升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层层理性防线，润饰了记忆。电影如同梦一般在打破真实，打破规则。电影大师

伯格曼用电影呈现自我的梦境，从开始便是大量的象征和隐喻，就是要呈现自我

的内心世界。而阳光灿烂的日子在试图呈现梦（潜意识）的整个过程。潜意识如

何一步一步突破内心理性的防线，侵占大脑；如何将大脑不愿意面对的事实加以

润色，以隐藏的姿态藏在故事周围；又是如何通过将真实象征化以及润饰记忆重

构故事。

马小军作为第一人称叙事者，就是在讲真话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情绪的干扰

与大脑的抗衡。说真话变得异常艰难，只能通过隐藏的方式，传递自身的情绪。

在讲述与米兰的相识（在此刻，潜意识已经突破理性的束缚更改记忆），在生日

时的幻想场景中，和刘忆苦打架（潜意识直接表达自我的欲望，幻想场面越过理

性的讲述，直接呈现）最终通过叙述者之口重新拉回现实，但呈现了潜意识表达

心理真实的愿望；这是打破规则的过程，重构梦的过程，让真实不堪一击，在打

碎真实的表面之下，讲述真实的故事会让观众对故事本身感兴趣，观众能感受到

更加强烈的情绪与情感的真实。它所想达到的目的是自我对自我的怀疑，来确定

情感的真实。潜意识侵蚀的过程，将人物的欲望幻想与真实混合，创造自我的狂

想曲。同时讲述真实又是导演在一开始的初衷，因此每当记忆肆虐时，理性便把

人物拉回现实。创造着属于每个个人的个体记忆，这种个体记忆是对时代规训下

从围墙内部像外部的一次突出重围，像是福柯监狱制度中的一次关于自我的表达

与对于真实的渴望。

这种渴望被寄于影像之上，以影像的方式显身。影片中充斥者大量的元素，

画面干净梦幻，用几个年轻人的青春消解了重大历史事件。符号化存在的战争，

事关国家生死存亡与前途的战役，都不曾在影片中显身，成为青春的陪衬。因此

消解历史时刻重要性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对于性的描写。在文革的整体压抑环境

之下，性作为禁忌是对压抑内心的外化，是青春旺盛的生命力的体现，同时作为

禁忌也是对压抑内心的外化，再者性的普遍个体体验是人的关注而非国家大事。

这种多重含义和暧昧性，使得性本身就是一种颠覆，是对于权力和政治蔑视。

性以各种形式贯穿于整部影片，马小军在家里开抽屉上的锁。发现的避孕套，

是青春对性初始，此时的性是懵懂与无知；开锁行为（不让碰的东西）本身就是

一种对于规则的蔑视，对于禁忌的好奇与尝试，在此后也大量展现马小军开锁进



入别人的房间。这是一种隐蔽的窥视行为，是对他者的观看与侵入，私密性的房

间也带有性的侵犯。此时性化身为隐私和密闭的象征，马小军的侵入是对个体的

侵入，对房间的观看是对他人内心的窥探。

是在禁忌之下对真实的直接触碰与了解，在政治的影响下人物对外的表现高

度一致，隐形的权力与规训使得人们弥漫在紧张与恐惧之中，此时的惩罚是对人

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惩罚。以劳动，改造，宣读等方式相结合的一种规训。而未

成年的孩子如同对性的懵懂，对于环境的认知也是有限的。影像通过主人公打开

深藏在内部隐蔽的真实，是通过无意识行为展现的反叛。在侵入的房间中，观众

跟随主人公藏在床下，窥探具有性张力的女性的脚。脚的反复出现，以及米兰的

形象就是青春性的幻想和性的集合体。过剩的精力被消耗在屋外的房顶之上，青

春总与性和爱情相关。这种混乱与模糊的体验，化为影片的影像与言语，展现出

来的真假使得观众获得青春如此的体验，而这种真假带来的情感却是极度真实的。

因此由性带来的体验与参与感的真实，是作为个人的真实，而在环境之下成年人

的世界中，如同福柯所讲的被规训者在权力之内进行自我的思考和行动，我们的

行动受到他人的监视，以及自我道德上的审判。人的主体性被消解，在时间和空

间中以一种绝对的精神为指示，严格按照其规章制度来进行。时间的精准与准确

性，空间环境中人与人的互相猜忌，是文革时代下的全景敞式监狱，是另一种虚

假与恐怖。而最终青春期的情感真实带给了观众真实的体验，人物却也在一次次

的观看和对性的好奇心的消失后，逐渐走向了顺从时代的道路，但那些记忆与身

体的真实，成为了对文革时代未遭受侵蚀的身体最有力的表达。

结 语

阳光灿烂的日子用消解言语，还原身体的方法来对抗规则下的社会。试图冲

破影像本身的阻碍表现真实与充满活力的身体，其想要表现的是青春的消失与成

长的过程。这个过程通过影像使得主人公从肆意妄为的混乱青春走向了一板一眼

的成人世界。从时代的反叛者成为了时代的顺从者。身体在青春中回归本身，到

青春在身体中逐渐离去，这个过程是时代的进程，影像并非要讲述一种传统故事，

而是作为一种铭记，其中不变的是关于规训时代下青春少年身体的姿态，这种姿

态展现着普遍与共通的情感体验，以及展现着关于成长的叙述与不可靠故事掩盖

之下情感的真实。


